
俄匹铭文及其所反映的西周刑制

刘 海 年

本文从法律角度对近年发现的彼匝铭文进行了考释
,

指出它是研究西周法律制度的珍贵史料
。

根据铭文
,

结合史籍的有关记载
,

文章论证了西周刑法的本质
,

西周的刑罚
,

刑罚的适用原则和诉讼

制度的某些间题
。

作者认为
, “
誓

”

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一种形式
,

在西周和春秋的司法实践中具有重

要作用
。

一九七五年二月
,

陕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县董家村发掘的西周铜器窖穴 中发现的

械匝铭文
,

是近年发现的西周时的一件诉讼案件判决情况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

郭抹若同志曾

充分肯定铭文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意义
。

他指出
: “
说者每谓足抵

`
尚书

》
一 篇

,

然 其
-

史料价值殆 有过之而无不及
。 ” 《 尚书 》

的不少篇章是周秦人伪托
,

即使可信的
, “
已屡 经 传

-

写
,

屡经隶定
,

简篇每有夺乱
,

文辞复多窜改
,

作为史料不无疑难
。

而彝铭除少数伪器触月

可辩者外
,

虽则一字一句
,

均古人之真迹也
。

是其可贵
,

似未可同列而论
” 。

①像匝铭文的 史
料价值很高

,

值得认真深人研究
。

这篇铭文共一百五十七字
,

其释文如下
:

惟三月既死魄甲申
,

王在葬上宫
,

伯扬父遒成督
,
日 : “

牧牛
,

叙乃可湛
,

妆 敢 以

乃师讼
,

妆上邓先誓
。

今按既有 尸誓
,

礴越音
、

舰
、

俄弃
,

亦兹五夫亦既 尸乃誓
。

故亦既
从辞从誓

,

卡可
。

我宜鞭汝千
,

歌叔 (核邓 ) 汝
,

今我赦妆
。

宜鞭汝千
,

淤跟 (姗期 )

汝
,

今大赦妆鞭汝五百
:

罚妆三百援
。 ”

伯扬父酒或使牧牛誓日
, “

自今余敢扰乃小大事
。 ”

“ 乃师或以告妆
,

则致乃鞭千
,

酿服 (核瞿 )
。 ”

牧牛则誓
。

厥以告吏数
、

吏智于会
。

牧

牛辞公成
,

罚金
,

很用作旅益
。

②

这篇铭文的大意是
:
三月甲申日

,

周王在葬京的上宫
,

伯扬父当着周王的面宜布对牧牛
-

的判决
。

伯扬父说道
: “

牧牛
,

过去你任职的时候
,

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
,

违背 自己曾 经 立
下的誓言

。

今天
,

你必须再立信誓
。

现在
,

弃
、

越
、

音
、

裁
、

俄都已到庭
,

只有他们五人都
相信你的誓言

,

你只有格守自己的誓言
,

才能重新去任职
。

按照你的罪行
,

我本应鞭打你一

千下
,

施以墨刑
,

现在我宽赦你
。

应该鞭打你一千下
,

施墨刑
,

现在宽赦你打你五百鞭
,

改

罚金三百镶
。 ”

伯扬父于是又命牧牛向其长宫立誓说
: “
从今以后

,

我不敢再和你争讼
,

以 各

种大小事扰乱你
。 ”

伯扬父对牧牛说
: “
你的长官如果再控告你

,

那就要鞭打你一千 下
,

并 加
以墨刑

。 ”
牧牛于是立誓

。

伯扬父还把这一判决告诉名做款和 智的两个官吏
,

让他们登 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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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薄上
。

牧牛立下 了誓言
,

缴了罚金三百馁
,

俄将其铸作旅益
。

对于像匝铭文
,

除原发掘简报作了释文和简注之外
,

我国著名金文学家唐兰
、

李学勤同

志也先后分别作了注 译
,

这些释文
、

注解和译文虽小有差别
,

但主要方面的见解是一致的
。

通过佩匝铭文所记载的对于牧牛这一案件的判决经过
,

使我们对西周刑制的某些方面有了进

一步的
一

了解
。

一
、

实施刑法的 目的是维护奴录主阶级的等级特权统治

似匝铭文记述的案件的被告人牧牛 是 官 职 名
。 《周礼

·

地 官
·

司徒 》 有 “ 牧人 ” 和 “ 牛

人 ” 两种职务
。

他们的执掌范围是
: “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藩其物

,

以供祭祀之 牲 拴
” ; “ 牛人

掌养国之 公牛
,

以待国之政令
” 。

所谓
“
六牲

”
是指牛

、

马
、

羊
、

泵
、

犬
、

鸡
,

所谓
“ 公牛 ”

是指官府所有的牛
。

从其职务掌管的范围看
,

牧人管理的六牲是供祭祀的那一部分
; 而牛人

一

掌管的官牛
,

据
《 周礼

》 记载
:

除供国家祭祀之外
,

还用以送礼
,

招待宾客
,

慰劳军队
,

办

理丧事
,

祭奠鬼神和运送战勤物资等重大事项
。

其数量应是很大的
。

案件中的被告人牧牛应

相 当 《 周礼
·

地官
》
记载的

“ 牛人
” ,

地位应属于中下等奴隶主
。

案件的原告人佩是牧牛的上

司
,

在判决辞中称
“ 师

” ,

他的职务应与牧事有关
。 《周礼

·

夏官
·

司 马
》
有

“ 牧 师
” 一职

,

“ 掌牧地
” 。 《 周礼

》
写道

: “
皆有禁厉而颁之

” , “
掌其政令

” 。

意思是说
,

关于 “
牧 师

” 的 职

务
,

有各种法律规定
,

而
“
牧师

”
就要按照这些法律规定办事

。

似的职务可能就是
“ 牧师

” ,

在 “ 牛人 ” 之上
。

那末
,

牧牛犯的是什么罪呢 ? 从伯扬父宣布的判决辞最后认定的罪名看
,

是违背誓言
, “

敢以乃师讼
” ,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竟敢同自己的上司争讼
。

同自己的长官争讼
,

之所以被视为犯罪并予以刑罚惩治
,

是与西周奴隶制国家实行奴隶

主贵族等级特权统治分不开的
。

大家知道
,

西周是实行土地奴隶主国家所有制
,

所谓
“ 溥天

之 下
,

莫非王土
” 。

①在此基础上
,

周奴隶主 贵族在全国建立了宗法等级分封制度
。

这就 是
,

周天子为全国共主
,

他按宗法关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给诸侯
,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按 同一

关系给卿大夫分封采邑
,

卿大夫之下是士
,

士是奴隶主贵族最低一级
,

有禄 田
。

这种按照与

周天子血缘的亲疏
,

自上而下分封形成的对广大奴隶和庶民实行统治的等级 结构
,

被 概 括

为
: “

王臣公
,

公臣大夫
,

大夫臣士
” ② ,

或者被概括为
: “
天子建国

,

诸侯立家
,

卿置侧 室
,

大夫有二宗
,

士有隶子弟
” ③

。

为 了使这样的等级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持
,

西周统治者制定了 礼

与法
。

他们把下事上
,

小事大
,

贱事贵
,

臣事君说成是天经地义的
、

永恒的
;
在全国和各封

国 以及采邑内
,

君对臣
,

上对下
,

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被说成是绝对的
。

任何下对上
、

贱对贵

韵反抗行为
,

都被视为对整个统治秩序的破坏
,

对整个奴隶主阶级的叛逆
。

所以
,

即使像牧牛

这样的奴隶主阶级的成员
,

仅仅是因为与其上司争讼
,

也严惩不贷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牧牛对其上司的这种反抗行为
,

并非个别的孤立的现象
,

而是当时

社会上已出现的对奴隶主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反抗的一例
。

据我国金文学家从俄匝的器形
、

纹

饰和文字等方面的特点
,

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
,

似匝应成于西周晚期偏早
,

具体说就是厉王
.

或者宜王时期的铜器④
。

那末
,

铭文所记述的案件也应发生在这一时期
。

西周奴隶制 社 会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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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已跨越了它的鼎盛时期
,

开始走下坡路
。 《史记

·

楚世家
》 : “ 当周夷王之时

,

王 室 衰

微
,

诸侯或不朝
,

相伐
。 ” 《

礼记
·

郊特牲
》 : “

觑礼
,

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
。

天子之失礼也
,

由夷王以下
。 ”

郑玄注
: “
夷王

,

周康王之玄孙之子也
,

时衰微不敢 自尊于诸侯
。 ”

孔颖 达 疏
、

“ 由夷王以下者
,

夷王下堂而见诸侯
,

自此以后或由然
,

故云以下
。 ”

这些记载都说明
,

到夷

王时
,

周天子的权威
,

西周奴隶主等级特权制度都已开始动摇
。

正由于如此
,

周厉王之初
,

大夫苗 良夫就曾当面对厉王说
: “
王室其将卑乎

。 ” ①从地下出土的铜器铭文记载 看
,

在 此 前

后
,

各诸侯国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也开始发生变化
,

私有制因素已逐渐出现
。

⑧正 是 在 这

种情况下
,

牧牛尽管知道礼
、

法的种种规定
,

但他还是 同他的上司进行了争讼
。

由于当时西

周奴隶主国家虽然已经衰微
,

但并未达到崩溃的程度
,

尤其是上层奴隶主在对待镇压下层的

反抗的态度还是一致的
。

所以
,

正如判决宣布的
,

最后牧牛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

受到

了惩罚
。

牧牛受的惩罚以及低匝铭文的铸造
,

都是奴隶主贵族为维护其等级特权所作的努力

的历史见证
。

二
、

餐是法律的一种形式
,

是定罪 t 刑的盆要依据

在似匝的一百五十七字的铭文中
, “

誓
”
的地位是很突出的

。 “

誓
”
字共反复 出 现 七 次

:

( 一 ) “ 汝上邓先誓
” :

(二 ) “ 今汝亦既有 俨誓
” ; (三 ) “ 亦兹五夫亦既 尸乃 誓

” 八四 ) “ 亦即

从辞从誓
” ; (五 ) ..f 白扬父通或使牧牛誓曰

” 八六 ) “ 牧牛则誓 ” ; (七 ) “ 牧牛誓辞成
” 。

从文

义看
,

誓字第一次 出现是伯扬父在判决中指责牧牛违背自己的誓言
,

说明这是对牧牛定罪量

刑的重要原因 , 第二
、

三
、

四次是伯扬父告诉牧牛
,

只有自己当众再立信誓
,

格守誓言
,

并

使其长官和其他见证人信任
,

才能再去任职
;
第六

、

第七次是说牧牛按照伯扬父的指示重新

立了誓
,

按规定缴了罚金
,

受到了从宽处理
。

在一分诉讼案件的判决中
,

为什么如此强调誓
,

誓在诉讼中具有什么性质和 作 用 ? 《
说

文
》 : “

誓
,

约束也
。 ” 《

礼记
·

曲礼
》 : “ 约信 日誓

。 ”
孔颖达疏

: “

共相约束 以 为 信 也
。 ” 《

释

名
》 :

誓
, “
制也

,

以拘制也
。 ”
很显然

,

誓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
。

不过由于誓的种类 不 同
,

适用的范围
、

约束力的大小也不一样
。

其 中由国家发布或由国家认可的那一部分是法的一种

形式
。 《
尚书

》
中的

《 甘誓
》 、 《 汤誓

》 、 《 泰誓
》
和

`
牧誓

》
等篇

,

就是夏启
、

成汤和武王等在

会合各部族
、

各诸侯武装时
,

为统一步调
,

加强战斗力代表国家发布的命誓
,

是我国古代最

早的军事法规
。

此外
,

还有一种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由当事人立的信誓或称
“
盟誓

” ,

俄匝

铭文中数次提到的就是这一种
。

这种誓在其他新出和传世的彝器铭文 中也屡见
。

如与俄匝同

时出土的卫鼎甲的铭文
,

是记载有关出租田地的协议
。

铭文的大意是
:
邦君厉因营治二川有

功
,

受到周共王赏赐田五 田
,

周王的几位大臣邢 伯 等 问 邦 君 厉
: “
女 (汝 ) 贮 (租 ) 田不

(否 ) 犷邦君厉回答说
: “

余审贮 (租 ) 田五田
。 ”

邢伯等几位大臣就
“
使厉誓

” 。

又如传 世 的

俄饮从鼎铭文记载了甭从与饮卫牧为缴田租而发生的一件争讼处理的情况
,

其文为 .

唯升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
,

王在周康宫释大室
。

离从以饮卫牧告于王 日 : “
女觅 我

田牧
,

弗能许莆从
。 ”
王令告史南以即貌旅

。

镜旅酒使饮卫牧誓日
: “
我弗具付胃从其且

( 租 ) 射 (谢 )
,

分田邑
,

则放
。 ”

饮卫牧则誓
。 ”
一③

① 心史记
·

周本纪
》

② 林甘泉同志在一九七六年
《文物

》 第五期发表的
《对西周土地关系的几点新认识

,
一文中

,

以与俄巨同时出土的卫
黑 甲

、

卫照乙
、

卫孟以及传世的两俊从招等西周钥器铭文为依据认为
,

周共王时奴隶主贵族之间已出现了土地出租和

转让的实事
,

土地私有创已出现萌芽
,

土地私有化的历史过程已经开始
。

⑧ 郭沫若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七 ) 1 27 页
。



这篇铭文的大意是
:

三月初壬辰 日
,

周王在周康宫
。

甭从把饮卫牧上告于周王
,

说他背

约不付给租谢
。

周王将此案交给貌旅处理
。

镜旅让位卫牧立誓
:

如果再不付给甭从租谢
,

愿

受放逐的刑罚
。

饮卫牧按照要求立 了誓
。

上述铭文中所记载的誓
,

虽不像前引
《 尚书 》

中记载的
《 甘誓

》 、 《 汤誓
》 、 《

泰誓
》 、 《

牧

誓
》 等由统治者发布

,

但仍然是按照国家规定立下的
,

并 由国家强制力加以 维 护
,

想 必 有

一定的格式和规定的内容
。

至西周
,

统治者对誓愈加注意
。

据史籍和铭文记载
,

西周的国家

机构中已专设有
“ 司约

” 、 “ 司盟
” 、 “ 司誓

”
等官职

。 《周礼
·

秋官
·

司寇
》 : “

司约掌邦 国 及

万民之约剂
” ,

郑玄注
: “

剂谓券书也
” ; “ 司盟掌盟载之法

, ·
” … 有狱讼者

,

则使之盟诅
。 ”
由此

可见
, “

司约
” 、 “

司盟
” 是掌管和监督实施约辞券书

、

盟誓的官吏
。

此外
,

扬殷铭文还 记 有

“ 司誓
”
一职

,

郭沫若同志认为
: “

此司誓
,

盖
《 周礼

·

秋官
》 司约

、

司盟之 类
。 ” ①这 些 官

职的设置为盟誓制度的推行提供 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

那些违背誓言者
,

是要受惩 罚 的
。 《周

礼
·

秋官
·

条狼 氏》 : “
凡誓

,

执鞭以趋于前
,

且命之
。

誓仆右日杀
,

誓驭 曰车环
,

誓大夫日

敢不关鞭五百
,

誓师 日三百
。

誓之大史日杀
,

誓小史日墨
。 ”
这是军誓

,

意思是说
,

对于违背

誓言者
,

要按照不同人的身分和事情大小
,

分别处以杀
、

车裂
、

墨或鞭的刑罚
。

关于誓的性

质与作用
, 《周礼 》的记载与似匝铭文的记载许多地 方是契合的

,

都是 以 国 家 强 制 力 为 其

后盾
。

平王东迁之后
,

周奴隶主国家大大削弱了
,

但盟誓制度在春秋时期却 继 续 发 展
,

下对

上
,

臣对君
,

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大家族内部
,

为了加强控制
,

都普遍实行了这种制度
。

一

九六五年十二月
,

我国山西文物考古工 作者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发掘
“ 侯马盟 书

” 五 千 余

枚②
,

一九八 O 年三月至一九八二年六 月
,

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 址 发

掘 “
东周盟书

” 一万余枚③ ,

都是春秋后期统治阶级利 用盟誓来调整各种关系的实证
。 《侯马

盟书
》 早已整理 出版

,

河南新发现的
“
东周盟书

”
尚在整理之中

。

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

奴隶社会的法律制度
,

我们必须对这些新发现的盟书
,

对于曾盛行两周的盟誓制度予以认真

研究
。

三
、

很压铭文涉及的刑罚及其适用原则

在对俄匝铭文的研究中
,

一部分同志认为铭文涉及的刑罚是三种
,

即
:

鞭
、

墨
、

罚镶
。

一部分 同志认为是四种
,

即
:

除上述三种之外
,

还有废除官职
。

我也同意将废除官职作为一

种刑罚
。

(一 ) 鞭 伯扬父
: “

我宜鞭汝千
· ·

一宜鞭妆千… …今大赦汝鞭汝五百
,

罚汝三 百援
。 ”

鞭作为一种刑罚在史籍中已有记载
。 《
尚书

·

舜典
》 : “

鞭作官刑
。 ”

传云
: “

以作为治官事

之刑
。 ” 《 国语

·

齐语 》 : “
大刑用甲兵

,

其次用斧敏
,

中刑用刀锯
,

其次用钻 凿
,

薄 刑 用 鞭

扑
” 。 《左传

·

昭公六年
》 : “

周有乱政
,

而作九刑
。 ”

所谓
“
九刑

” ,

韦昭 日
: “

正刑五及流
、

赎
、

鞭
、

扑也
。 ”
金文中出现鞭刑的

,

除上面谈到的撅匝铭文之外
,

还有智鼎铭文
: “

余无逍 (饮 )

具寇
,

正口口不口口 〔鞭〕余
。 ” ④智鼎铭文也是记载一个诉讼案件的处理经过

:

匡众臣盗 智的

禾十称
,

智将此案告到东宫
,

于是匡稽首求饶
,

说 ; “
我没有盗得什么

,

请不要鞭 打 我
。 ”
郭

抹若 同志认为智鼎是孝王时的器物
,

也属于西周后期
。

史籍和金文的记载都说明
,

西 周时鞭

① 郭沫若
: ` 两周金文辞 大系图录考释 》 (七 )

,

第 n s页
。

② 心侯马盟书及其发掘与整理
》 《 侯马盟书

》 第十一页
,

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二 月版
。

③ 河南文物研究所
: 《河南温县东周盟餐遗址发掘简报

》 。

一九八三年
《文物 》 》 三期 ,

④ 郭沫若
: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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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已作为刑罚使用了
。

当然把
《
舜典

》
所说的

“
鞭作官刑

”
解释为

“
治官事之刑

” ,

即只适用

于惩治犯了罪的官吏
,

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原义和历史事实
,

尚可存疑
。

鞭字即便字
,

从人从贪
,

像手持鞭鞭人的背
。

李学勤同志认为
; “

鞭和答有异
,

所 用 刑

具也不一样
,

不可互相混淆
。 ” ①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

鞭从革
,

古代作为刑具的鞭是用革制 成
,

其规格并有专门规定
。 《
隋书

·

刑法志
》 : “

其鞭
,

有制鞭
、

法鞭
、

常鞭
,

凡兰等 之 差
。

制鞭

生革廉成
,

法鞭生革去廉
,

常鞭熟粗不去廉
,

皆作鹤头
。

纽长一尺一寸
,

稍长二尺七寸
,

广

三寸
,

靶长二尺五寸
。 ” 《

说文
》 段注 ; “

廉
,

棱也
。 ”
此处指鞭的节

,

有节者鞭打重
,

等 级 之

差便由此而生
。

答作为刑罚史籍中也早有记载
, 《
周礼

·

小胃
》 : “

巡舞列而挞其怠 慢 者
” 。

郑

玄注
: “
挞犹扶也

,

挟以荆扑 ,’o 所谓荆扑
,

就是答
。

又见
《
战国策

·

燕策
》 : “

缚其 妾 而 答

之
。 ”

答作为刑具
,

开始用荆
,

后来用竹
。

其规格汉代也曾作过法律规定
: “

答者
,

墓长五尺
,

其本大一寸 ; 其竹也
,

末薄半寸
,

皆平其节
。 ”②鞭刑盛于西周和春秋

,

战国和秦汉多用 答
。

秦汉至明清
,

多数朝代是答
、

杖并行
,

有些朝代是鞭
、

杖并行
,

也有少数朝代如魏
、

北齐
、

后周是鞭
、

答
、

杖都同时使用
。

至到清代
,

法律仍规定
,

犯答者
,

满族人 不 用 竹 板
,

改为

鞭责
。

(二 ) 墨 伯扬父在判决辞中宜布道
: “
我宜鞭汝千

,

服翔 (核踢 ) 汝
,

今我 赦 汝
。

宜鞭汝千
,

麟献 (黝朋 ) 汝
,

… 一 ”

发掘简报的作者和现有对俄匝铭文的研究文章都认为
,

取即浅
,

是指墨刑
。

墨刑又称鲸

刑
,

施刑的方法
,

郑玄说
: “

先刻其面
,

以墨窒之
。

言刻额为疮
,

以墨窒疮孔
,

令变色 也
。 ” ③

韦昭的说法与其类似
: “
刀墨

,

谓以刀刻其额
,

而以墨窒之
。 , ④额与籁均指发下 眉 上

,

即 额

部
。

为什么在 同一篇判决中对于墨刑出现两种提法
,

唐兰同志指出
: “
此铭既有娘班

,

又 有

黝期
,

显然在蕊刑之 中
,

又分两种
。 ”

他训欲为麟
,

认为潍与帷通
,

喊又与檬通
,

核就是
《
尚

书大传
》
说的

“
下刑墨檬

” ,

即犯罪人头上蒙以黑巾
。

也就说处以墨刑之后还附加 以 蒙 黑 头

巾
,

属于附加刑
。

唐兰同志还认为
,

戮当即黝字
,

是废逐罢免的意思
,

黔甄即废去官职处以

墨刑
,

较处墨刑然后附加蒙黑头巾轻
。

唐兰 同志还认为
,

班为默刻两颧
,

与古书中大都解为

凿额不同
。

⑥他的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
。

秦 《 司空律
》 : “

城旦春衣赤衣
,

冒赤既
,

拘 犊 裸 秋

之
。 ”

拘桂应是木械
,

极是系在囚徒颈上的黑索
,

秋即铁
,

是套在足部的脚钳
,

都是刑具和加

之于犯罪人身上的标识
。

冒赤既应是对西周蒙黑头巾的沿袭
,

也是一种标志
。

至于唐兰同志

认为顺刑黔刻的部位是两颧
,

在新发现的秦律中也找到了根据
。 《法律答问

》 : “
人奴妾答子

,

子以胳死
,

黔颜烦
,

界主
。 ”

这里所说的颜就是指额部
,

捆是颧部
。

看 来 黔 两 捆 也 并 非始

于秦
。

墨刑在
《 尚书

·

吕刑
》
和

《 周礼
》
中均有记载

,

似匝铭文进一步证实了西周确实已存在

这种刑罚
。

史籍和地 下出土的金文
、

简犊和帛书说 明
,

这种刑罚盛行于西周
、

春秋
、

战国和

秦汉
。

汉文帝废肉刑之后
,

一般不再使用
,

但事实上并未完全废止
。

尤其是自宋代对某些犯

罪人实行刺配之后
,

辽
、

金
、

元
、

明
、

清各代法律都规定对某些罪犯可以在面部 或 臂 部 刺

字
,

实为默刑的延续
。

① 李学勤
: 《肢 山羞家村训 匝考释

, , 《古文字研究
》
第一辑

。

② 《汉书
·

刑法志
》

③ ` 周礼
·

秋官
·

司刑 》 注
。

④ 《国语
·

周语
》 注引

。

。

⑤ 以上均见一九七六年
《文物 》 第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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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罚银 伯扬父还向牧牛宜布道
: “
今大赦汝鞭饮五百

, 罚饮三百银
。 ”
铭文最后

还记载
: “

牧牛辞誓成
,

罚金
。 ”

前面谈到罚牧牛三百镶
,

后面说牧牛缴了罚金
,

说 明罚钱即罚金
。

李学勤 同 志 认 为
:

“ `

今大赦妆鞭妆五百
’ 应连作一气读

,

意思是免掉五百鞭
,

其余五百鞭和墨刑则折合罚金三

百钱
。 《书

·

吕刑
》 : `

墨刑疑赦
,

其罚百铁
。 ’
惟其与五百鞭合计

,

才达到罚三百铁的数额
。

牧牛所受的处罚
,

只有这项罚金
,

一下鞭子也没挨到
” 。

①这种意见比那种把
“
今大赦 妆

,

鞭

汝五百 ” 的读法
,

认为牧牛最后挨了五百鞭子
,

并缴了三百镶罚金的解释
,

更符 合 铭 文 原

义
。

除了李学勤同志已提出了论据
,

还可以从铭文记载的判决执行情况得到证明
: “
牧 牛 辞

誓成
,

罚金
。 ’ .

这是说牧牛只是按照伯扬父的判决立了誓
,

缴纳了罚金
,

既未被辣刻
,

也未受

鞭打
。

否则决 不会无记载
。

罚镶最早见于
《
尚书

·

吕刑
》 : “

墨辟疑赦
,

其罚百镶
,

阅实 其 罪
;
荆辟 疑 赦

,

其罚惟

倍
,

阅实其罪
,

荆辟疑赦
,

其罚倍差
,

阅实其罪
; 大辟疑赦

,

其罚六百馁
,

阅实其罪
。 ”
师旅

鼎铭文中也有罚金的记载
:

唯三月丁卯
,

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
,

雷使厥友弘告于白惫父
,

在葬
。

白愁父乃罚

得夏古三百哥
,

今弗克厥罚
。 “
一弘以告中史书

。

②

此铭文中的导即相当于 《 吕刑
》 和俄匝铭文中的银

,

均系古衡制单位
,

一说 百 钱 为 三

斤
。

史籍和铭文的记载充分说明
,

罚金这种刑罚早在西周就已经存在了
。

罚金
,

作为刑罚的一种
,

为春秋战国和秦汉等王朝所沿袭
。 《
管子

·

中匡
》 : “

过
,

罚以金
。 序

《 国语
·

齐语
》 : “

小罪滴以金分
。 ”
韦昭注

: “
今之罚金也

。 ”
秦律中也有罚金

,

可能由于提倡

耕战
,

资罚以 甲
、

盾为单位
,

如
: “

衡不正
,

十六两以上
,

资官音夫一 甲
, 不盈十六两 到 八

两
,

资一盾
。 ”③又如

: “
伤乘舆焉

,

决革一寸
,

资一盾 , 二寸
,

资二盾 , 过二寸
,

资一 甲
。 ” ④

出现于秦律中的资罚数有
:

资一盾
、

二盾
、

一甲
、

二 甲一盾等
,

此外
,

秦律还有资摇
、

资戍
,

即罚犯罪人服一定期限的摇役和戍役
。

这是罚金制度的延 申和发展
。

(四 ) 废默 伯扬父
: “

宜鞭汝千
,

黝黝汝 ”
一

”
前文已经谈到

,

有些文章把铭文中的

瑙数
”
中的黝训为黝

,

认为是废去官职
, ⑥也有文章认为是

“
罢黝或即免除受脚刑

” 。

⑥对于此

字究竟如何理解
,

尚可继续研究
。

不过从铭文看
,

躺旅 (默翅 ) 与板敖 (嫉班 ) 不应是一件

事的两种说法
。

训姗为默
,

理解为拟废除牧牛的职务是有道理的
。

废黝这种刑罚用于犯罪的

官吏和贵族
,

在秦汉法律中较为广泛
。

秦律规定
: “
伪听命 书

, ”
一不 避 席 立

,

资 二 甲
,

废
。 ” ⑦汉代 “ 济南王澎离有罪

,

废
,

从上庸
” 。

⑧按秦律
,

凡因犯罪被废去官职者
,

永不 许 叙

川
, “

任废官为吏
,

资二 甲
。 ” ⑨

俄座铭文除涉及上述四种刑罚之外
,

还涉及西周刑罚适 用的某些原则
。

从铭 文 的 内 容

看
,

至少在奴隶主阶级内部
,

是把犯罪人态度好坏
,

偶犯和再犯
,

作为适用刑罚 的 重 要 原

① 李学勤
: 《
岐山鳌家村训匝考释

》 , 《
古文字研究

,
第一辑

。

② 郭抹若
: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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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如伯扬父在判决中向牧牛宣布
: “

如今你只有再立信誓
,

弃
、

趁
、

音
、

魏
、

派都已到庭
,

.

只有他们五人都相信你的誓言
,

你只有格守誓言
,

才能再去任职
。 ”
前面已经谈到

,

这是告诉

牧牛
,

只有重新立下信誓
,

格守誓言
,

取得其同僚和上司的谅解
、

信任
,

才能减轻惩罚
,

重 :

新去担任职务
。

伯扬父还让牧牛对其上司立誓说
: “

自今以后我决不再以大小事扰乱您
。 ”
并

警告牧牛
: “
你的长官如再控告你

,

那就打你一千鞭和处以墨刑
。 ” 这说明

,

宽宵牧牛的 条 件

是牧牛的态度
,

如若悔改
,

以后不再犯
,

就可以从宽 ; 否则
,

其上司若再控告上来
,

就严惩

不贷
。

这里所体现的原则在关于西周的史籍中也有所记载
。 《
尚书

·

康浩
》 : “

人有 小 罪
,

非
-

告
,

乃惟终
,

自作不典
,

式尔 ! 有厥罪小
,

乃不可不杀
。

乃有大 罪
,

非 终
,

乃 惟青 灾
,

适

尔
,

既道极厥辜
,

时乃不可杀
。 ”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

人虽有小罪
,

但却是故意为之
,

并且一
贯如此

,

说明他是有意不守法度
,

其罪虽小
,

乃不可不杀 , 人虽有大罪
,

但不是一贯如此
,

而是过失
、

偶犯
,

并且经过教育他已认识了自己的罪行
,

这样的人却不可杀掉
。

据说这段话
`

是周公代表成王对康叔说的
,

时间在西周初年
。

俄匝铭文的记载说明
,

这一原则在西周的郁

法实践中是得到了贯彻的
。

四
、

撅匹铭文反映的诉讼制度

俄匝铭文记载的对牧牛的判决情况
,

除涉及西周的某些刑罚和刑罚的适 用原则之外
,

还
反映了西周诉讼制度某些侧面

。

(一 ) 国家设专职掌管刑狱

铭文中的伯扬父应是周奴隶主国家中专理刑狱的官员
。 《周礼

.

秋官
·

司寇
》 : “

体 国经
野

,

设官分职
,

以为民极
。

乃立秋官司寇
,

使帅其属而掌邦禁
,

以佐王刑邦国
。 ”

对牧 牛的判
。

决是在周王设于算京的上宫当周王的面进行
。

这说明诉讼双方当事人是有身分的奴隶主
,

还
说明案件的主管官员伯扬父的职位较高

。

伯扬父应是
《 周礼

》
记载的司寇

,

至于为什么在铭
。

文中是记载名子— 伯扬父
,

而没记载职务
,

应是当时的习惯
,

这从师旅鼎铭文记载的案件
,

钓主管人是白愁父
,

离饮从鼎铭文记载的案件处理人是耽旅均是人名可证
。

(二 ) 原被告双方到场

像厄铭文
: “

今故既有尸誓
,

粤
、

越
、

音
、

裁侬弃
, 亦兹五夫亦 尸乃誓

。 ”
此句中的

“

寡
” ,

.

李学勤 同志引证郭抹若同志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
释为

“
造

” ,

并指出系
“ 法律用语

” 卜

是很有见地的
。 《
尚书

·

吕刑 》
在述及西周审判制度时说

: “ 两造具备
,

师 听 五 辞
。 即
传云

:

“ 两
,

谓囚证
,

造
,

至也
,

两至具备则众狱官共听其人五刑之辞
。 ”

郑玄 日
: “
造

,

至 也
,

使

讼者两至
。 ”①在铭文中

,

被告人牧牛为一方
, 枣

、

趟
、

音
、

貌为另一方
,

其中俄是原 告人
,

其他为见证人
,

所以称为两造
。

为什么要
“ 两造具备

”
?贾公彦曰

: “
以两至 听 之

, “
一禁民

狱讼不使虚诬之事
。 ” ②意思是说是为了全面听取意见

,

防止诬告
,

以达慎刑之 目的
。

不仅佩

诬铭文记述的牧牛一案是原被告到场
,

金文记述的其他案件
,

如师旅鼎 铭 文
、

智 鼎 铭文
、

精饮从鼎铭文等
,

均是在原被告到场的情况下处理的
。

(三 ) 重要案件的处理要国君在场或 向国君报告
。

侬匝铭文开始就写道
: “
惟三月既死魄 甲申

,

王在莽上宫
,

伯扬父迈成聋
” 。

唐兰 同志 认

为
, “
算上宫 ” 系地名

,

是金文中常见的算京
,

其地应在径水之北
,

是周王在地方上的行宫
。

⑧

`周礼
·

秋官
·

司寇
》 注

。

`周礼
·

秋官
·

司寇 》
魂

。

唐兰
《
陕西省峡山县蓝家抽断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

》 ·

一九七六年
《文物 ,

第五期
。

②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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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毅

” , 《 周礼
·

方士 》
注

: “

成
,

平也
。 ”

复
,

曾见于师旅鼎铭文
。

李学勤同志认为
: “
这里

角资字
,

是一个法律用辞
,

应读为撇
。 ” ① 《

说文
》 : “

撇
,

议罪也
。 ”
又

, 《
礼记

·

文王 世 子 》 :

“ 狱成
,

有司撇于公
。 ”
注

: “

撇之言 白也
。 ”

成餐
,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狱案议定
,

也可以理解

为将判决在周王面前向双方当事人宣布
。

在周王面前对案件进行宜判
,

不是偶然的
,

应是诉

讼制度的要求
,

是周王权力的象征
。

其他几篇有关诉讼案件的铭文
,

虽然不是在周王面前宣

判的
,

但也都显出了周王的权 力
。

爵故从鼎铭文记述的案件是周王交办的
,

师旅鼎铭文记述

的案件是追查不从王征于方的师旅众仆的罪责
。

周王在司法中的这种主导地 位
,

史 籍 也 有

记载
: 《周礼

·

秋官
·

司囚 》 : “

及刑杀
,

告刑于王
。 ” 《

礼记
·

王制 》 : “ 大司寇以狱之成 告 于

王
,

王命三公参听之
;
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

,

王肴然后制刑
” 。

铭文和史籍的记 载 都 说 明
,

西周奉行的是
“
礼乐征伐 自天子 出

” ② ,

最高审判权集中在周王手中
。

(四 ) 开始建立 司法档案

似匝铭文在记述牧牛服从 判决并立下誓言之后
,

又记述道
: “

厥以告吏飘
、

吏普于会
。 ”

期与智是两个人的名字
,

他们是伯扬父的属吏
; 会

, 《周礼
·

天官
·

小宰
》注

: “
听出入 以 要

会
。 ”
郑司农云

: “
要会谓计最之薄

,

书月计 日日要
,

岁计 曰会
。 ”
铭文的 “ 于会

” 是记入计薄
。

只有把判决和立誓的情况以薄籍登记下来
,

才便于检查以后是否再犯
。

这与前面伯扬父对牧

牛说的 “ 你的官长再控告你
,

就打你一千鞭和处以墨刑
” 是相呼应的

。

师旅鼎铭文的 “ 弘以

告中史书
” ,

意思也应是让属吏将案件情况记录下来
,

存以备查
。

这种记录下来的材料就是中

国古代最初的司法档案
。

当时的司法档案包括哪些内容
,

格式如何
,

怎样保存 ? 不清楚
。

但

史籍中有关于盟辞
、

载书情况的一些记载
:

前面已引证
, 《周礼

·

秋官
·

司盟 》 : “
司盟 掌 盟

载之法
。 ”

郑玄注
: ”
载

,

盟辞也
,

盟者书其辞于策
,

杀牲取血
,

坎其性
,

加书于上而 埋 之
,

谓之载书
。 ”

按照规定
,

这种载书应是一式二分
, 《周礼

·

秋官
·

司盟 》 : “

既盟则贰 之
” 。

郑 玄
一

注
: “

贰之者
,

写副当以授六官
。 ”

所谓六官应是泛指
。 《左传

·

嘻 公二十六年
》 : “

载在盟府
。 ”

杜预注
: “

载
,

书载也
。 ”

就是载书之一
。

另一分如何保存?(( 左传
·

定公十三年
》 : “

载书在河
。 ”

杜预注
: “
为盟书沉之河

。 ”
从上述记载看

,

二分载书
,

一分藏于官府
,

另一分沉入河底 或 埋

于地下
。 “
侯马盟书

”

和
“
温县东周盟书

” 均发现埋于地下
,

很可能就是埋于地下的副本
。

盟

书与判决情况的记载尽管不完全相同
,

但也属司法档案的一种
,

盟誓的方法及其保存对于我

们了解西周司法档案的某些情况是有参考价值的
。

从地下发掘的司法档案材料 目前还见之不

多
,

但从居延汉简
“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

” 看
,

汉代的司法档案已相当完备
。

这说 明周秦

似来司法档案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并不断发展
,

只可惜这些材料业已散失
。

我们期望从今后考

古发掘的彝铭
、

简犊和帛书中能有更多的这类材料发现
。

② 李学勤
: 《岐 山董家村训 匾考释 》

。
《 古文字研究 ,

第一辑
。

③ 《 论语
·

季氏 》


